
网络结构嵌入、吸收能力与集群企业双元创新能力

——基于内外整合视角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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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集群具有的地理边界特性将集群企业的网络结构嵌入划分为群内和群外， 并将吸收能力纳入到

网络结构嵌入对集群企业两种不同创新能力作用影响的分析框架中。实证研究发现：群内网络异质性、群外网络规

模和群外网络异质性对集群企业利用性创新能力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吸收能力在这其中具有调节效应。群外网络规

模、群外网络异质性对集群企业的探索性创新能力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吸收能力在这其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而群

内网络异质性对集群企业的探索性创新能力具有负向显著影响。因此集群企业在发展双元创新能力过程中，需要在

优化集群内外结网形态与加强内部创新投入上双管齐下，只有这样，才能更好促进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升和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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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技术和市场快速变化的环境下，提升创新能力尤其是创建双元创新组织非常重要
[1]
。而资源依赖观和网络理论都强调，企

业的创新能力不仅依赖于内部创新投入， 还来自于外部伙伴和关系网络，网络中多种不同主体带来的网络资源对于创新的重要

作用已经在学术界达成共识
[2-4]

。在集群中，集群企业与内外部供应商、客户、分包商、大学和其他科研机构等形成的多种网络

联结则是其获取创新信息、知识的重要途径
[5]
。虽然学者们的研究普遍认识到构建丰富多样的外部网络结构形态对集群企业的创

新具有的重要影响
[6-7]

，但是现有的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不足：（1）在网络结构究竟对集群企业带来何种类型创新能力上得

到的结论并不一致。有研究指出网络结构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8]
，而也有学者发现网络结构对集群企业的技术创新

能力不具有直接影响
[9]
；（2）忽视对集群企业网络结构的内外部边界划分及作用的细化分析。当地化“嗡鸣”和全球化“管道”

对于集群企业具有不同作用
[10]
，但是现有实证分析却很少区别不同地理边界的网络结构形态对集群企业创新能力的差异化影响

[7]
。（3）对企业内部因素在网络结构与双元创新之间发挥何种作用的研究还没有深入细化

[11]
。虽然有研究指出企业内部能力如吸

收能力在探索和利用创新上的作用显著不同，但是对发挥何种作用的解构上还没有深入细化探讨
[12]
。基于上述研究中存在的缺

陷，本研究根据集群的地理边界将集群企业网络细化为集群内部和集群外部网络，以创新实现过程和认知距离的理论为基础，

整合企业外部结网与内部吸收能力两个不同分析视角，来深入研究集群企业外部网络结构的不同维度和内部吸收能力对探索性/

利用性创新能力的作用，从而一方面深化了二元创新能力的内外作用因素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具有为集群企业发展不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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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提供结网的优化选择及注重内部吸收能力积累的实践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网络结构嵌入是从网络整体形态出发分析网络的特征，常用网络规模、异质性、开放度、中心度等来衡量与刻画
[7]
。从集群

这一具有地理边界特征的网络组织出发，其学习和创新的网络形态具有集群当地化和超越集群当地边界的显著特点
[5]
。由此集群

企业的网络结构可以按照地理边界不同划分为群内/当地网络和群外/超当地网络。从创新主要针对现有技术/市场还是新的技术

/市场出发，创新能力可以被划分为探索性创新能力和利用性创新能力
[13]
。两者在知识搜索与获取途径、知识运用来源、行为本

身新颖和变异特征、行为目的与结果等方面具有巨大区别。由于不同网络边界、主体类型和关系结构形态带来不同知识和信息

资源，对创新的不同类型具有显著不同的作用。因此本研究从集群地理边界出发， 将集群企业的网络结构划分为群内网络和群

外网络， 并选取网络规模和网络异质性这两个结构嵌入的维度， 比较分析其对双元创新能力的作用差异。同时从创新实现过

程视角出发，创新不仅仅是新信息和新知识的搜索，还必须将其转化为商业化。外部网络有助于知识获取，然而创新还取决于

企业内部对获取知识的消化吸收与整合
[4]
。而从学习过程视角出发，吸收能力被认为是获取、同化、转化与利用四个连贯的学习

过程
[14]

，它能通过识别外部知识来源的价值，同化并利用，从而有助于创新。可见，企业自身知识能力和外部网络对企业创新

都具有重要作用
[15]
，但探索和利用创新所需知识类型具有巨大差异，而知识的复杂性、内隐性和所属知识基的差异等特征会显

著影响企业对外部知识的识别、吸收和同化。同时，探索性创新比利用性创新在知识距离上更加遥远， 从外部来源中获取探索

创新的观点需要更多的同化能力， 无法有效识别外部新知识的价值或者转化和利用， 将可能使网络带来知识的价值被忽略
[16]
。

由此本研究认为吸收能力会在网络带来不同知识特征的同化、转化和利用方面发挥不同作用。因而，本文把吸收能力这一重要

构念也纳入到集群企业双元创新能力作用的分析框架中，并差异化分析其不同的作用，从而综合考虑了集群企业创新能力的外

部网络和内部吸收能力这两种不同来源的影响。

（一）群内外网络结构嵌入对集群企业利用性创新能力的作用

创新来自于对外部多种知识/信息的整合。地理邻近或遥远的知识在创新活动中都具有重要作用。从集群企业的网络规模分

析，网络规模指网络联结主体数量的多少。网络规模越大，网络中主体数量就越多，将能带来的信息和知识容量就越大，从而

将有助于创新能力提升
[17][8]

。但由于集群内部网络主体更多带来的是当地化的隐性知识，从而对集群企业的利用性创新能力具有

积极影响
[4]
。同时也有研究发现，对于集群企业而言，同外部供应商、客户等的业务关系以及参加展会等获取的外部同行的最新

产品信息，有助于设备更新、工艺改进和产品质量提升
[5]
，即群外网络规模也有助于集群企业利用性创新能力。由此本文提出如

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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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1a：集群企业的群内网络规模对它的利用性创新能力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假设 1b：集群企业的群外网络规模对它的利用性创新能力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网络异质性指网络主体类型的不同。不同类型的主体具有不同的知识和信息，而多样化的信息对于创新具有重要作用。从

群内网络异质性的作用分析，与当地供应商、客户及竞争者的交互对集群企业的激进/渐进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18]
。但本地知

识具有的认知邻近性特点，认知距离对探索性创新的正向作用大于对利用性创新的正向作用
[12]

，从而使集群内部当地化学习更

多属于利用性学习和创新。从群外网络异质性的作用分析，超越集群边界，与外部科研机构、供应商等多种主体建立正式和非

正式联结有助于创新
[5]
，群外知识越是多样化，则新知识产生的效果越好

[19]
。更广泛的外部知识来源有助于实现微调式创新

[20]
。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a：集群企业的群内网络异质性对它的利用性创新能力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假设 2b：集群企业的群外网络异质性对它的利用性创新能力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二）群内外网络结构嵌入对集群企业探索性创新能力的作用

从群内网络规模分析，当地网络规模大可能带来数量更多的知识和信息，同时考虑到这些联结对象各自具有多种外部联结

的可能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知识和信息的冗余。但网络发展具有路径依赖，当地网络过于密集也容易导致锁定与封闭
[21]

，

形成对外部结网的挤出效应， 从而减少对外界新奇异质信息的关注，不利于探索性创新。而从群内网络异质性分析，当地供应

商、客户以及竞争者等不同的主体会带来不同类型的知识和信息，但是知识的当地化搜索更多只带来对现有产品和技术的改进，

而不能提升探索性创新能力
[22]
，同时由于知识搜寻会占用管理者的精力和注意力

[20]
，知识的地理和认知邻近性容易形成当地化

搜索的惰性， 当地多样化的知识渠道降低管理者搜寻外部知识的努力。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a：集群企业的群内网络规模对它的探索性创新能力具有负向作用。

假设 3b：集群企业的群内网络异质性对它的探索性创新能力具有负向作用。

而从群外网络结构嵌入分析， 外部资源异质性有两个维度： 企业的联盟数量和与联盟企业之间的认知距离
[12]

。探索性创

新需要从更加广泛的外部渠道获取知识来源进行整合
[19]

，群外网络规模越大，就越有助于获取到更多新奇、多样的知识；而群

外知识越是多样化，则新知识产生的效果越好
[19]

。与群外遥远主体形成的联结如“全球管道”是集群结构开放化的体现，更有

助于从外部获取异质、新奇的信息和知识
[10]

，集群外部联结和学习更多属于探索性学习，国际参展、战略联盟和聘请外部专家

等与群外不同主体形成的多种联结关系对于集群企业的转型成长具有重要作用
[23]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4a：集群企业的群外网络规模对它的探索性创新能力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假设 4b：集群企业的群外网络异质性对它的探索性创新能力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三）吸收能力在网络结构嵌入与集群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作用

从吸收能力在网络结构嵌入对集群企业利用性创新的作用分析， 吸收能力强调先前的知识有助于新的相关知识的学习
[24]
。

企业的吸收能力对于获取、同化和利用新的知识具有重要作用。可见吸收能力有助于建立起外部知识和已有知识之间的连接。

从双元创新能力各自需要的知识类型特征和认知距离差异出发，利用性创新是基于、扩展或精炼利用现有知识和能力，深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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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知识基
[25]

，因而在知识类型和认知距离上与现有知识相近。而当新的知识与现有认知图式很好兼容时，新知识只需要简单改

变来提升匹配然后整合进现有的认知框架
[14]

，因此这使新知识容易被同化，知识吸收转化的通道较为容易进行，但吸收能力更

强能使企业将获取到的知识更多更好地转化为创新需要的技能，集群内部学习水平的高低受集群企业自身吸收能力差异的影响
[26]
，有实证研究发现吸收能力在外部网络联结与创新能力之间具有调节效应

[27][28]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5：吸收能力在网络结构嵌入与集群企业利用性创新能力之间具有调节作用。

从吸收能力在网络结构嵌入与集群企业探索性创新的作用分析，同时创新的实现是一个包括创新发现和创新实现的复杂过

程
[29]
，网络结构有助于知识的获取，但是创新的实现还需要对知识的吸收转化。具体而言，吸收能力首先在于对外部知识的评

价，制约评价新知识潜在价值的能力受到认知和能力边界的限制
[14]

，吸收能力低的企业将很难识别从外部合作伙伴交互中带来

新观点的价值
[28]

。而进一步对获取知识的转化能力需要理解新的观点，它们可能和当前的认知框架不一致。在吸收能力下属四

个能力类型中， 转化和利用能力对公司创新的影响更大
[30]
，可见，外部知识的特征影响企业的吸收和同化。如果公司不能吸收

外部资源并将其与公司内部资源整合，就将无法提升绩效
[31]
。由于探索性创新所需要的知识与企业原有知识具有巨大差距，与

外部知识源的知识距离大、联系相对少使外部网络形态更多只能带来创新所需要的知识获取，如果企业无法将这些获取的知识

很好地消化吸收，就无法转化为创新产出。因此，从创新实现过程出发，本研究认为集群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在群外网络结构

嵌入和探索性创新能力之间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6：吸收能力在网络结构嵌入与集群企业探索性创新能力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测度

网络规模指网络联结主体数量的多少
[32]
，因此本研究用集群企业分别在群内外连接的主体数量之和来测度群内外网络规模。

网络异质性可以用网络主体类型的多样性衡量
[7]
，因此本研究主要用集群企业分别在群内外联结的供应商、客户、同行及科研机

构等不同主体类型多少来衡量群内外网络异质性。对吸收能力的测量，本研究将吸收能力处理为单一维度，采用近 3 年年均研

发支出占销售的比例
[24]
。对探索性创新能力和利用性创新能力， 则采用已有研究的五分测量量表

[33]
。考虑到网络嵌入对创新能

力作用可能的滞后效应， 这两个方面的变量都测量 3 年的时间范围。同时考虑到所处行业、集群企业规模大小（员工人数）、

成立年限等可能对集群企业创新能力具有的影响，本研究将其处理为控制变量。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

本研究于 2011-2012 年对浙江绍兴纺织产业集群、温州低压电器产业集群企业发放调查问卷，问卷主要通过政府部门、人

际关系网络等渠道进行，共发放问卷 236 份， 回收并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实际用于实证的问卷共 154 份，分别是绍兴纺织集

群 86 份、温州低压电器集群 68 份，而从问卷的企业规模看，以中小企业为主。

（三）实证研究结果

1.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本研究采用 SPSS19.0 对得到的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先将衡量创新能力的量表数据采用主成分提取法通过正交旋转进行

因子分析，KMO 为 0.862，表明适合做因子分析，结果得到两个因子，累计解释总方差的 72.84%，这和本文预想的一致，因此，

将其分别命名为探索性创新能力和利用性创新能力。接下来对本研究所有变量进行相关分析，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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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归分析及结果

在这部分主要是对本研究提出的网络结构嵌入及吸收能力作用的假设进行验证分析。首先检验群内外网络结构嵌入对利用

性创新能力的直接效应，然后验证吸收能力在这一作用关系中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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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回归模型 2 中网络结构嵌入对集群企业利用创新能力的结果看，群内网络异质性、群外网络规模和群外网络异质性对集

群企业利用性创新能力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 而群内网络规模的回归系数为负且不显著， 因此本文假设 1b、2a、2b 得到证

实，而假设 1a 没有得到支持。可能的解释是群内规模大，可能更多是商业网络上的联结，并不必然带来网络的多样性资源，当

地知识的冗余也减少了实现利用创新的可能。

从回归模型 3、4、5 中吸收能力在网络结构嵌入对集群企业利用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结果看， 结果很好地支持了吸收能力

在网络结构嵌入与利用性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从而假设 5 得到证实。这说明知识距离邻近的技术创新活动中， 知识获取对创

新具有直接显著影响， 而自身吸收能力高则会强化和提升这一作用。

接下来本研究对网络结构、吸收能力对探索性创新能力的作用进行验证。按照上述同样的步骤，先检验网络结构嵌入对探

索性创新能力的直接效应，然后纳入吸收能力，检验它在这一过程的中介效应。

从回归模型 1 中网络结构嵌入对集群企业探索创新能力的结果看， 群内网络规模对探索性创新能力的回归系数不显著相

关，而群内网络异质性对探索性创新的回归系数负向显著相，因此假设 3a 没有得到证实，而假设 3b 得到验证。同时群外网络

规模和群外网络异质性对集群企业探索性创新能力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相关，因此假设 4a、4b 得到验证。而模型 2、3 是根

据中介效应检验步骤，将网络结构作为自变量、吸收能力作为因变量，以及将网络结构与吸收能力一起作为自变量纳入到对探

索性创新能力的回归分析，从模型 2、3 的结果以及与模型 1的对比分析看，吸收能力在群外网络规模、群外网络异质性和探索

性创新能力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因此假设 6 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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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贡献与启示

（一）主要结论

本文将吸收能力纳入到网络结构嵌入对集群企业两种不同创新能力类型的分析框架中， 区分了集群内外不同边界的网络结

构以及结构嵌入的不同维度， 并结合创新实现过程和认知距离的相关理论分析吸收能力在其中的作用。通过实证研究得到如下

主要结论：

群内网络异质性、群外网络规模和群外网络异质性对集群企业利用性创新能力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吸收能力在它们的这种

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这说明在知识距离邻近的技术创新活动中， 从不同地理距离多种主体进行结网， 所获取知识或信息对

创新实现具有直接显著影响， 而集群自身吸收能力高低则会提高或降低这一作用。

群内网络异质性对集群企业的探索性创新能力具有负向显著影响， 群外网络规模和群外网络异质性对集群企业的探索性创

新能力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而吸收能力在群外网络结构对探索性创新能力的影响中充当了完全中介。这说明过强和过于广泛的

集群当地网络联系可能带来网络发展的路径依赖，从而造成网络封闭和排外效应；而和集群外部多种主体进行广泛的结网有助

于带来对于探索性创新有益的多样异质性知识/信息，但这些知识或信息需要集群企业自身消化吸收， 才有可能转化为实质性

的创新产出。

（二）研究贡献

1．本文根据集群企业网络地理边界特性将网络结构嵌入划分为集群内外网络， 全面分析了群内外网络规模和异质性对集

群企业双元创新能力的不同作用，细化了不同地理边界下，不同维度的网络结构嵌入作用的研究， 这是对网络嵌入与企业创新

作用研究的深化。

2．通过运用创新实现过程和认知距离理论分析网络嵌入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明确了集群企业吸收能力在不同情境下的作用

差异，即对集群企业创新具有重要影响的集群内外知识来源，由于认知距离差距不同，使得吸收能力在网络结构与探索或利用

性创新能力的作用中都充当了重要但截然不同的角色，这一研究结果是对吸收能力作用研究的缺口弥补。

（三）实践启示

1.集群企业在发展双元创新能力过程中应当有选择性的构筑与当地或超当地的供应商、客户、同行以及公共机构的联结，并

需要注重内外网络结构形态的动态平衡与优化， 形成创新能力与网络结构形态的协同演进， 避免网络惰性导致的知识网络和

创新能力锁定。由于集群具有地理和关系邻近特点使集群企业倾向于群内结网， 容易导致网络封闭和锁定，因此，集群企业在

创新中要逐步减少对集群内部网络的依赖，主动开拓并发展集群外的网络联结。

2.集群企业还应当通过加强内部的研发投入和研发人员的引进培养等途径提高内部吸收能力，尤其是在企业转型升级需要

创新能力提升和跃迁过程中。缺乏吸收能力或吸收能力弱的集群企业，将极大阻碍从集群外部网络获取的新奇知识/资源转化为

创新成果的可能。加大内部的创新投入，才能更好将集群外部结网带来资源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创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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